
作者简介：郝一凡，本名郝先树，生于 1965年 07月，山

东烟台龙口市人，1986年毕业于河北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

学校计统专业，现居潍坊市，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潍坊市

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学作品集《地火》、《面包树下》。

“我们曾经一度相逢，旋即分道，留下我们的心于长夜，

徘徊怔忡。”

“我们的青春去了哪里？哦，其跋涉在四十二年前我们

的日记里，其盎然于四十二年后我们的相册中，其澎湃在今

天我们每个同学们的心海。”

———题记

1、上庄坨

上庄坨，在河北省东北部燕山支脉响山脚下，是我国北

方一个普普通通而且还略有些偏僻的小村庄。这里地形属

于丘陵与山区地貌。农作物只有玉米，没种有别的。山坡地

上栽有苹果树和花椒树。村人历来有养羊的传统。这里，民

风淳朴，邻里之间，匡助相扶，代代赓续。

坨字，本意是指露天盐堆。但据记载，上庄坨村名，最早

起源于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高、张二姓的山东移民

从外地迁至石河积沙形成的坨状高地上，按“高起避水”之

意，取名上庄坨。该处地形为河岸丘陵状，“坨”为名，体现了

该处地理地形特征。

（上庄坨和秦皇岛煤校的卫星俯瞰图片）

流经抚宁县的大石河，贴紧了大地，于上庄坨村西边，

由北向南，弯折九曲，汩汩潺潺，日夜不息地流向东南方的

燕塞湖，末了，奔进了渤海那片魅力无穷、碧波万顷的海洋。

俯瞰地理坐标上的上庄坨，其中蕴藏着中华易学风水格局

中十足的动静相间的宏大能量气场。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

学校，就座落在上庄坨村北被废弃的原名叫长城煤矿的一

号窑旧址之上。1984年，上庄坨行政村隶属于抚宁县上庄

坨乡。距离不远的石门寨，是与戚家军的覆灭、史书里所说

的蓟州兵变大事件发生的地方。

当时间的脚步走到了公元 1984年时，位于抚宁县上庄

坨这个偏僻小村庄的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这时的她，

已经是一所由萌芽至茁壮、前后发展了有 34年、被纳入进

了我国教育部全国大中专院校教育序列、同时也隶属于我

国煤炭部教育司管理的全国招生的煤炭中专学校。当年，与

之齐名的，还有江苏徐州煤校，北京煤校和四川成都煤校等

几所行业内的中等专业学校。秦皇岛煤校，这所曾一度冠以

“中国”二字的，我国最早的煤矿人员文化培训、煤矿生产建

设与煤矿专业管理培训学校，自 1950年成立以来，先后为

我国煤炭事业发展，培养输送出成千上万的煤炭行业的栋

梁人才。三十四年间，发生在这所历史厚重的煤校校园里的

故事，产生的与这所学校有关联的人和事，倘能够全部加以

归纳，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话，则一定如大石

河的水流不尽，绝然像上庄坨的风时时新了。

是年，9月中旬，伴随着全国各地 400名 84级新生的

纷至沓来，这所距离南北朝时代北齐长城遗址并不遥远的

校园里，在“奉献求知，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严谨校风下，

于每一节课堂的内与外，在每个中专学子思维的深处与浅

处，重新涌荡起来一轮轮破茧成蝶、搏击成长的青春浪波，

哗哗不息。

这是青春浪波在努力赓续沉睡在这校园里的历史，这

是青春浪波在努力张扬着这校园生命的潮汐。

84级新生们日日青春的心跳与日日青春的足音，旋即

便融进大石河汩汩流不尽的水里，旋即便融进上庄坨呼呼

时时新的风中。

84级新生们，从步入校门的那一刻开始，已然构成秦

皇岛煤校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本篇秦皇岛煤校琐忆，是从个人视角、局部地切入、展开

与收官的。有的回忆已变得模糊，甚或挂一漏万，谬误等等。

姑且容我想象着于灯下围炉，嚼茗咬耳，和同学们回忆在上

庄坨，我们一起走过的清如水、热如火的青春岁月的梗概吧！

2、入校之初

秦皇岛火车站。

我才踏上月台，

打不远处，一个举着

秦皇岛煤校牌子的中

年男人，向我们走来。

经过交流，得知

这位长得浓眉大眼，

身高一米八左右，魁

梧英俊的男人，是煤校的老师，姓白。他引领我出站，登上了

一辆煤校的专车。车子拉了我们俩儿和另外几个报到的新

生，来到煤校置于秦皇岛市区的一个大门洞朝北、院落不

阔、有着两层楼结构的招待所。

于市区煤校招待所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吃了早饭，还

是这辆汽车，拉了连同我和崔积泰在内的满满一车的 84级

报到新生，七弯八拐，出离了市区，开上秦（市）青（龙）公路

后，闷头，径直往北边大约三十公里外的煤校，奔驰而去。

约摸着开了一个钟头，在拐过一条铁路，又拐进一个大

门后，汽车停了下来。

下车后，迎面的是招晃

着的手，像春天满坡和风里

翕动的绿草。一群人在欢迎

我们新生到来。人群里，有

老师样子的人，也有学兄学

姐样儿的人。

我从行李箱中取出录

取通知单，来到了计统专业

报到处前，排队等候。

一位学兄用米尺量了

下我的身高和腰围，让我签

了字，另一个学兄从其身后

递过来一套灰色的新校服

给我。看样式，是西装。我还是头一次穿西装哩。

报到表格里，我姓名后边，除了所属班级，还有分配给

我的宿舍号和床位号。

又一个学兄，他和我说笑着，一直把送我到了 1004宿

舍里。

转眼，我就惊讶于所置身的房子了！我头一次看到用大

白石头建造的

像碉堡一样敦

实的房子！细

看，这些石头

还大小不一，

有方的，有圆

的；有长的，有

短的；有宽的，

有窄的。

还是这位陕西富平的学兄，告诉我说，上庄坨的西边，

有一条大河，叫大石河。大石河的河床上有当地人几辈子也

捡不完的鹅卵石。早年建校时期，秦皇岛煤校的全体师生，

边学习，边自己动手，从四处拾来形状各异的石头，盖起了

眼前这些碉堡一样敦实的排排石头宿舍。

次日，新生们接踵而至。

1004宿舍里，八个男生先后都到齐了。这八个人，分别

是山东黄县的郝先述，河北石家庄的龚旭阳，山东兖州的王

金良，山西繁峙的王秀斌，山西晋城的田继锋和刘大斗，河

北张家口的丁杰和辽宁营口的李子玺。我和丁杰住单人木

床。其他六个人，分睡在三个看上去很结实的上下铺木床

上。大家互相握手，自我介绍，初识后，宿舍里的气氛顿时热

烈喧腾了起来。

1003宿舍，住进来八个男生，分别是辽宁抚顺的王洪

波，山东宁阳的纪延庆，山西轩岗的赵敏，山东汶上的张延

祺，山东肥城的彭业廷，山东历城的孟范义，山东兖州的臧

圣俭和辽宁阜新的刘生权。

1005宿舍，来了八个男生，他们分别是山西祈县的吕

传锋，辽宁喀左县的史占庭，山东金乡的李兴岱，广西象州

的覃春富，山东蓬莱的姜万德，湖北洪湖的扬曼，山西河曲

的柳赟和河北邯郸的申志武。

1006宿舍，报到了八个男生，分别是山东邹城的王少

亮，山东栖霞的王国善，河北安新的马老石，辽宁义县的关

树权，河北张家口的任喜重，山东鱼台的刘保东，湖北沔阳

的郑银红和江苏邳县的李德平。

女生宿舍，八个人也全来了，她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延庆

的王慧芹，山西太谷的杜先琴，河北唐山的徐瑞英，山西原

平的赵春枝，河北开滦的张玲芝，河北河间的靳丽，山西西

山的薛素萍和来自河北邢台的李莉。

至此，来自山东、山西、河北、辽宁、湖北、江苏、广西共七

个省份的秦皇岛煤校计统 842班四十名新生学员，全都报到

入校了。计统 842班班主任叫高启。东北人，是一名本校毕业

留校生。年纪上长我们这些 84级新生二三岁的样子。

大家认识完了班主任，高启老师建议全班新生，逐个登

台，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最后，高启老师指定彭业廷同学为临时班长。待大家相

互之间都熟悉了，再重新正式选举班级里的班委团委这两

委成员。

各个宿舍要自选舍长。我被室友们推选为 1004宿舍的

“第一任光荣舍长”。

全班同学，除了王洪波来自东北林场，王金良来自铁路

机务段，王秀斌来自县广播电视局，徐瑞英来自中学大院，

赵敏、李莉和薛素萍来自矿务局大院，龚旭阳来自石家庄市

区外，其他三十二名新生，全部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村。农

村新生心中的这种“我已经跳出了农门”的欢欣，八位当下

已然是城镇户口的同学，哪里理解得了与体会得到呢。

计统 842班的四十名新生，1984年 9月间，在国家造

就的社会运行程序里，于上庄坨僻静纯朴的山风中，组合出

来一个新的青春集合体。这个新的青春集合体，即将迎来未

来二年共同学习生活的系统磨炼与细节浸染，而这，将会给

计统 842班每个新生的将来，烙下何种思想烙印，产生怎样

发展影响呢？

在一墙之隔的秦皇岛煤校外边，以上庄坨为原点推而

广之，远及当年我国全社会，各地到处火热中的计划经济海

浪，正汹涌澎湃，日作涛声。

3、军训的日子

军训时间，前后只有一周，不长。

一个班配给一名部队来的教官。

我们教官所在的这支部队，隶属于我国海军。我们计统

842班的教官，很快与我们全班同学打成了一片。他也很年

轻。可惜我记不起他

的名字了。

军训的内容，主

要是队列训练。看似

简单的动作，要一个

班四十号人，做到整

齐划一，人人动作达

标，还是有些难度的。

全校四个专业，

每个专业有四个班，

学校先按专业“瓜

分”了一下校园军训区域。我们班的军训场地，分在了学校

大门附近的一段水泥路面上。

队列中，一排站八个人，共站成五排。女生理所当然地

站在最前一排。往后四排，教官依每个男生身高，很快也指

定好了每个人于队列中的站位。

队列训练开始了。

在中学时，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第五套广播体操，倒没有

纳进这次军训与考核当中来。

军训成果汇报展示的时刻也终于来到了。

学校全部领导，个个气宇轩昂，正襟，面东，列坐于灯光

球场西侧的主席台上。

各位教官，依照汇演大会的排定次序，接连发布出嘹亮

的军令。颇有些部队新兵连结束的味道儿。汇演中，往往是

前一个班汇报完后，还正在“一二一”的口令中退场，另一个

教官已经从灯光球场的另一侧，“一二一”地喊着口令，指挥

另一个班的队伍开始登场了。

轮到我们计统 842班上场了。令行，禁止。我们班，在灯

光球场上的队列行走变换汇报展示，从头至尾，整齐划一，

完美无误。在教官领我班队伍退下场后，守在场下的班主任

高启老师，骄傲地，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4、小铁路与小火车

在秦皇岛煤校东墙外几米开外，趴卧着一条笔直的窄

轨小铁路，上边天天按钟点儿往返地跑着一辆专门载送旅

客的小火车。小火车的机头似也比大火车的机头小许多。它

往前跑时发出来

呜呜的叫声，不

时传进我的课堂

里或者是我们上

体育课的运动场

上。这条小铁路，

南达秦皇岛市区

火车站，北止于

上庄坨村北 2.1

公里外的石岭村

站。当地人时称这条小铁路为秦（市）石（岭）小铁路。

话说这“小铁路”和“小火车”，对于当年秦皇岛煤校中

的每个师生，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那时，从上庄坨去秦

皇岛市区，学生们不搭乘公交车，就坐“小火车”，没有第三

种交通方式。坐小火车，是否先上车后买票，下小火车时验

票，我记不清流程了。

听学校门卫说，有一个老革命，长征途中曾经给刘少奇

主席牵过马，当过警卫员。这个老革命与这里的小火车、小

铁路和秦皇岛煤校建设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关联。关于这个

老革命更具体的细节情况，直到毕业，我也不曾有添，为一

憾事。我又想起来毕业后的一部分校友们，对于秦皇岛煤校

变迁的历史，也是不很清楚的。而我也是这“不很清楚”校友

中的一员。写这篇煤校生活琐忆，我也是边查各种资料，边

写，边改出来的。

生活不讲“圆满”。

生活总是一幅残缺的样子，处处显见遗憾。

我们的秦皇岛煤校也一直处在不停变化甚或遗憾当

中。就在我们这一届 84级学生毕业分配走后，煤校即开始

陆续搬往了白塔岭新校区。老校区遂逐渐变得冷寂和落寞

了起来。她像一个顿失家人陪伴的耄耋老者，陡然步进一个

孤独境地，我却爱莫能助。

我们计统 842班除了臧胜剑同学毕业后留校安置在校

长办公室，其他同学全部分配回本省或到邻近省份去工作，

也有几名同学跳出了煤炭行业作了分配。我被分配到了历

史悠久的山东省坊子煤矿，这是一家时属我国煤炭部直接

管理的所谓的全国统配煤矿，这样的煤矿在 1986年全中国

只有两家，另一家是河北省的下花园煤矿。

我是 1986年 7月里最后一个离开秦皇岛煤校的毕业生。

末了那天，离校前，我默念着“上庄坨啊，上庄坨”，一个

人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缓慢起落在一下子空荡寂寥起来的校

园道路上。细雨，一直下在我冰凉的心上。睹物思昔，煤校二

年历历在目的生活，在眼下于我却变得似真亦幻起来。曾经

的老师与同学们，你们一个个鲜活的为我所熟悉的身影都去

了哪里？对于母校丝丝渐浓起来的像友人如同学分别难再相

见一样的将离伤感，爬满了我的心头：我怎么舍得离开这里！

可我今天也得离开这里了！同样的伤感，也爬满了毕业二十

年后，重回上庄坨母校的计统 842班那些同学们的心头。不

然，这些同学们为什么要安排定一切后重来这里呢。

因为这里，响起过我们踏踏的两年青春的足音呀！

因为这里，跳动过我们砰砰的两年青春的心跳呀！

因为这里，埋下了我们粒粒的青春记忆与颗颗的未来

期冀呀！

呜呜———，小火车又在照常轰隆着，打学校东墙外边驶

过。它不晓得作为煤校 84级最后一名即将离开校园的毕业

生，我心里这会儿是多么的留恋、落寞与孤单。这代表的又

是 84级毕业生对秦皇岛煤校怎样的培育感恩与鞠躬谢幕

哟！想到此，我不得不感谢煤校 84级全体同学和校友们赋

予了我当这个谢幕代表的机会了。

小铁路和小火车的历史，躺卧在时间的怀抱里，曲折又

绵长。

我们计统 842班同学们步入社会，今天也都算是迈出

了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第一步。我们于今后时间中的历史，也

都会像这小铁路和小火车的历史一样，曲折又绵长么？

我背起行李，离开了校园。当我走到上庄坨小火车站台

上时，纤细的雨停了。我回望了一眼我身后的秦皇岛煤校，

雨霁之后，她复得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5、紧张的学习

计统 842班的教室，在学校校园西部山坡上，面南而立。

教室前边，下去两个台阶，可直达学校南围墙上的一个带锁

的小铁门。出了这个小铁门，就来到了上庄坨村街道上。

我们每一学期的课程，都分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专业课

又分校内课程与校外实习课程。

基础课有语文，高等数学（微积分），英语，微机应用，哲

学，政治经济学，体育等学科。专业课有统计学原理与煤矿

生产统计，采煤学概论，计算技术（珠算和计算器的使用），

煤矿机械，煤矿生产计划，电工学，煤矿基建计划与统计，会

计学原理等学科。

第二学期，我担任了计统 842班的电工学课代表。讲授

电工学课的是杨守礼老师。杨老师做了个多少令我们想不

到的“双规制教学”实验活动，号召同学们参加本课程的自

学，可不来课堂上听他讲课，但也要求保证期末考试要及格

及优良。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学都报了名，后来的电工学课期

末考试，我考了 89.5分，居全班第二名。我是全程自学了电

工学这门课程。

毕业十年后的 1995年，杨老师寄给我一封调研信，追

踪他当年的课堂教学双轨制实验活动，对走上工作岗位后

的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煤矿机械中的制图课，要发挥学生的立体想象力。主讲

的杨云竣老师是烟台栖霞人，与王国善同学是山东老乡里

的栖霞老乡。久居异乡，不改的是他那依旧浓得化不开的栖

霞家乡口音。当年在 45岁左右的他，极认真地把一个一个

学生喊到讲台前，逐个细问他手中不时变换中的各种侧面

图、俯视图、截面图等相关数据与特征。他给我以深刻的“标

准理科男”的印象。

高等数学课是杨洪老师给我们讲授的。对于数学课，班

里有几个同学表现得特别感兴趣，有刘大斗、王金良、史占

庭、刘保东、郑银红等人。

计算技术课分珠算课和计算器课。珠算课就是打算盘。

讲加减乘除，讲混合运算。除了算盘，还拆开讲解了多功能

带函数的计算器的运用。注意这里的计算器，不是计算机。

讲课的王冠雄老师，声音宏亮。他似乎一直在用尽了全身的

力气在拨动每一次挂在黑板上的大算盘珠子。

高伯文老师教授我们的会计学原理。虽然是一门副课，

却不想成为了我半生的主业。

煤矿基建计划与统计课由周永昌老师给我们讲授。我

当时使用大白本做的听课笔记，一学期下来，总共记了五

本。我记得周永昌老师当年有 50岁上下的样子，是位熟悉

煤矿现场且对矿井建设有着十分丰富经验的老师。

煤矿生产计划课，由吕世立老师讲授。曾在四川攀枝花

工作多年的他讲课时，不时地会耸一下右肩膀。“独立苍茫

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

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

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这里，我把这首南宋辛

弃疾写的赠叶衡的词《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赠送给吕

世立老师。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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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4
大石河的水，上庄坨的风

———秦皇岛煤校琐忆
□ 郝先树

（1984年的秦皇岛火车站）

（秦皇岛煤校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的学生宿舍）

（1984-1986年，秦皇岛煤校的学校大门。
远处白楼为学校礼堂，兼用作电影放影厅。)

(未完待续)

（1984年，秦皇岛煤校校园部分俯瞰图。
图中是新生在军训期间练习队列）

（计统 842班全体学生与班主任李子安老师，于教室后的
小操场上，1985年间的留影）

（1984年 9月 15日笔者办理完
新生入学手续后拍摄于秦皇岛
煤炭工业管理学校大门处。）

（1984-1986年间，秦皇岛煤校计统 842班的教室。此照片
摄于 2006年。时老校区已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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